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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灯下漫笔

♣ 墨 白

怀旧与源流
上了几岁年纪就爱怀旧。有了空闲，就寻

思着看部老电影，什么《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
和月》《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粮食》《平原游
击队》《祝福》《家》《林家铺子》，等等；寻思着翻
一下某个时代具有标志性的小说，什么《三里
湾》《平原枪声》《风云初记》《黎明的河边》《小城
春秋》《三家巷》，还有“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
企图通过这些勾起对往事的记忆。人生是一次
单程旅行，明知道没有回程，可总又不甘心，总
想通过回忆来厘清曾经的茫然与无知，并以此
来佐证人生。

有时，也靠连环画回到过去。由于网络的
发达，我几乎收藏了记忆里的所有：罗工柳的
《李有才板话》、米谷的《小二黑结婚》、刘继卣的
《鸡毛信》、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丁斌曾的《铁
道游击队》、华三川的《白毛女》、贾浩义的《艳阳
天》、施大畏的《暴风骤雨》等。空闲时，我会把
这些摆放在案头，一本接一本地翻阅，翻着翻
着，就会忍不住地击案感叹，画得真好呀！由于
对连环画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以至在过往的
日子里有些痴迷，前些天在整理收藏品时，发现
《水浒传》竟然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共 26 集，先单册出版。最早一
册是 1953 年 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由卜孝
怀先生创作的《林冲雪夜上梁山》，到了 1955 年
的 2月至 6月间，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朝花美术出
版社分别出版了由卜孝怀创作的《九纹龙史进》
《野猪林》《狮子楼》《快活林》、由陈缘督创作的
《杨志卖刀》《宋江杀惜》《清风寨》《曾头市》、由
任率英创作的《鲁智深》、由墨浪创作的《石碣
村》和吴光宇创作的《智取生辰纲》；随后各集在

1956 年至 1960 年的 3月间陆续面世，到了 1962
年才统一出版。在这 26 集中，卜孝怀创作 12
集、陈缘督创作 6集、任率英创作 3集、墨浪创作
3集、吴光宇和徐燕孙各创作 1集。

陈缘督先生 1902 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师从
1920 年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金绍城，和徐燕
孙均为 1926 年“湖社画会”会员，擅于中国画，
尤长人物。我最早看他的《杨志卖刀》与《宋江
杀惜》，记忆深刻。墨浪原名王肃达，1910 年出
生于河北武清，当年和陈缘督同为辅仁大学美
术系教授，其作品《石碣村》曾获 1963 年第一届
全国连环画奖。

在这六位画家中，除上述两位，其余卜孝
怀、任率英和吴光宇均为徐燕孙先生的门徒。
卜孝怀 1904 年出生于河北安国，擅长白描人
物，他的构图生动多变，很少工笔人物画常见的
拘谨，用线潇洒又不失严谨。无论林冲、武松还
是李逵，在他笔下都具有粗犷豪放的个性，他的
《林冲雪夜上梁山》我至今难忘。任率英 1911
年出生于河北束鹿，曾和卜孝怀一同供职于人
民美术出版社。任先生幼年失去双亲，虽生活
艰辛，但他对绘画有着天生的灵性，终有成就，
至今我仍记得他创作的鲁智深拔柳树的画面。

1908 年吴光宇出生于浙江绍兴，其兄吴镜
汀也是画家，他和王叔晖同乡，两人不但同是徐
燕孙的门徒，而且均以传统派人物仕女画名扬
天下，至今仍记得他在《智取生辰纲》里画那 7
个贩枣的客人看着杨志一伙喝下蒙汗药的酒后
叫着“倒也倒也”的情景。2023 年 5月，《国家文
物局关于颁布 1911 年后已故书画等 8类作品限
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中，吴光宇和他老师徐

燕孙都在名单之中。
以《三打祝家庄》为题材的连环画很多，但

唯徐燕孙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徐先生 1899
年出生于北京，自幼痴迷京剧与书画，师从管念
慈与俞明，1926 年与金绍城之子金潜成立“湖
社”，从此以画为业，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影
响的传统派职业画家。在 1950 年出版的《三打
祝家庄》里，徐先生深受京剧人物造型的影响，
在处理人物与场面时能将吴道子的“兰叶描”、
李伯时的“铁线描”和马远的“钉头鼠尾描”等先
贤的笔法融合使用，而 1958 年版的《三打祝家
庄》可能是考虑到与整部 26 集的艺术风格接
近，在技法上偏重工细，融合了工笔与白描，在
变化中寻求统一，在自然中力求形神兼备，为顶
峰之作。这套 26 集的《水浒传》创作阵容强大，
聚集了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重量级画家，是
1949 年后中国连环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影响深远。

第 二 套《水 浒 传》连 环 画 1981 年 10 月 至
1983 年 8 月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使用了第一
套的文学脚本，参与绘画者近 40 人，一人一集
或两人合作，可谓队伍庞大，绘画风格与水平
虽有差异，但其中仍不乏大家，像戴敦邦，戴先
生以《戴敦邦水浒人物谱》《红楼梦人物百图》
而著名；像创作《智取生辰纲》的罗中立、创作
《清风寨》《闹江州》的施大畏与韩硕，后来都大
名鼎鼎。

第三套《水浒传》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四大古典小说绘画本”
中的一种，全套 40 集，聚集了 60 位左右的绘画
者，每集的绘者少则两人，多则五人，有点大兵

团作战的味道，而且内容只到《水浒传》第七十
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绘画水平良莠不齐，其特点是程十发在全集前
所绘制的 108位《水浒传人物绣像》。

天下之事，有比较才有鉴别。前些天，我在
手机上刷到一个孩童用一台电脑两部手机让由
AI 生成的人工智能充当正方、反方和评委的辩
论赛，主题是《愚公移山》中的愚公是搬山还是搬
家。一方面我为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文化
生活的丰富而感慨，一方面又突发奇想，让 AI

“给《水浒传》中的林冲画一幅白描画像”，AI几
秒后给出的却是关羽的形象；我又让 AI“给《水
浒传》中的武松画一幅白描画像”，AI给出的却
是张飞的形象；我再让 AI“给《水浒传》中李逵画
一幅白描画像”，这次 AI画出来的李逵虽然手提
板斧，但却长着关羽的丹凤眼和一幅张飞的髯
口。由此可见，文字可以整合，图片也可以借用，
但审美的灵魂和创造的思维AI却不具备。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连环画《水浒传》之
源，《水浒传》连环画是 AI 之源，这就是文学艺
术的重要性，文学艺术能把现实生活中的无变
成有，是创造，是源。而所有 AI 出来的东西都
是流，都是模仿或整合。AI 的特征就是拿数据
库里最好的食物来投喂你，只是 AI整合的速度
快得让你目瞪口呆。所以荀子曰：“故禹十年
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是无它故
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说到底，AI 只是人工
智能，是工具。我们通过记忆无数次地回溯生
命经历，其目的就是要保持清醒，要独立思考，
回溯我们的精神源头，并以此而获得创作的灵
感，产生新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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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是文人的池塘，这是南门口那个
做“文房”生意的老夫子说的。

从还没背上书包起，我就在他的摊
位前玩耍，看着他躺在竹椅上，一边摇
着蒲扇，一边用发黑的紫砂壶呷茶，那
份悠然，老给我一种错觉，觉得他不是
在做生意，倒像是退休在家的闲人儿。

事 实 不 是 那 样 ，随 着 年 龄 不 断
增长，我发现来找他的人，一个个都
是像他那样留着长长的头发或胡子
的人。

他们寒暄、作揖，显得很亲近。我
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他们微笑、亲和，彼
此敬重。

比我大的孩子说，文人的交往有时
候就像朋友，买卖也一样。

没有市井里的讨价还价，没有货摊
上的挑挑拣拣，门口的小茶几边一坐，
几盅茶一奉，老夫子便进屋抱出一大堆
笔墨纸砚。交了钱，来人便把宣纸往腋
下一夹，胳膊弯上挂着装上笔和墨的布
兜，手里攥着的便是砚了。喜欢的东
西，当然要亲手拿着了。

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发现老夫子有
什么与众不同，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他
的外表上，倒是他那一头发白的，可以
扎成小辫的头发和黑白相间的胡子，让
我觉得他有些不凡。

其实，让我真正认识他，是我到文
化馆工作不久，馆长带我去拜访我们县
城著名的制砚大师冯克勤先生，馆长找
他是让他鉴定一块老砚。砚到手里，先
生揣摩了很久，也没说清是哪个年代
的。无奈，他便领着我们去见一位高
人，想不到的是，竟然是老夫子。

见面的那一刻，我笑，他也笑……
老夫子一眼就认出是清朝的砚，

他把手指蘸上水，用手指细细抚摸砚
身，还用鼻子闻了闻。我们都不解，遂
问其故。

老夫子笑道：“砚，是文人的池塘，
我可以感知啊！”

见我们疑惑，老夫子说：“砚台这
东西，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起，各

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不
同的石料制作砚台，运用最多的当数
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及
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砚台，被分别
称作端砚、歙砚、洮河砚，历史上，将端
砚、歙砚、洮河砚称作三大名砚。到了
清末，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砚、歙
砚、洮河砚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端
砚、歙砚、澄泥砚、洮河砚等名砚各擅
其长。清代砚台从取材到制作都非常
考究，无论是砚材的取用、造型、纹饰，
还是工匠的雕琢工艺、题铭都逾越了
前代，应该说到达了砚史的岑岭。后
来，漆砂、砖瓦、紫砂、玉石也为砚用。
砚的造型仿古、仿动植物、几何形、随
形等，在清砚中各占一席。”

见我们还不解，他继续解释道：
“懂行的人都知道，清砚的纹样题材十
分渊博，雕琢技法以阴、阳线刻与浅浮
雕为主，参以局部的镂空雕，展现出生
动、细腻的威风凛凛。拿这方砚台为
例，我首先从砚式和包浆上识别，摸砚
时，带水、缓慢、用心地揣摩。左手握
砚，右手拇指模仿磨墨，按研砚堂，细
细体会砚石对手指的吸引力和锋芒对
手指的摩擦力。好的砚石‘如婴肤柔
嫩，如热蜡粘手，如横抚刀锋’，让人感
觉酥痒畅爽，爱不释手。同时，砚体上
的气味与流传方式表现也十分突出，
比如：刚出土的古砚由于地火和墓物
侵蚀，滴上水后，会散发出浓重的土腥
气，这个就很明显。”

大家彻底服了，一个闲老头，竟然
懂得这么多，真是出乎意料。

砚，是文人的池塘。说得多好啊！
也真是，生活在古代的文人，哪一

个没有一两方自己心仪的砚台？哪一
个不是日日夜夜在那一方砚台里泅渡？

文人与砚，相互依存，成就了多少
风风雨雨的人生，伴随了多少岁月坎
坷。岁月沉浮，主人不在，而砚台还在
那里发光。

即便砚台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我依
然喜欢那方渊深的池塘……

聊斋闲品

♣ 潘新日

砚是文人的池塘

荐书架

♣ 王 昊

《超低空飞行》：置身当代文学场域空间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是茅盾文学奖获
奖作家李洱的最新文学笔记。以批评者姿态贴近、观
察文学现场，以写作者之本能参与、表达文学现场。全
书共分三辑。辑一、辑二眼光向外，着眼当代，阅人、阅
世、阅文，剖析、解读同代人的创作，既包括对汪曾祺、
史铁生、张洁等逝者的追念和回忆，也涵盖对莫言、格
非、张炜、梁鸿、何向阳等同道的赏鉴与评论，以李洱之
口与心，道出了他人所不能道的幽微与精彩。辑三回
归自身，集中展示了作者的阅读兴趣和创作经验，关于
如何读经典、如何悟文心、如何写自身。若你对阅读与
写作之得失有所希冀，此辑或许可以作一管窥。

李洱作为中国当代一位优秀的作家，接续了中国文
学史上一个非常悠久、非常卓越的传统。中国文学史
上，一流的作家往往也是一流的批评家。让人感到惊

喜的是，李洱不是简单接续了中国文学史的这份传统，
而是让这份传统在他的笔下、在这个时代，带上了独有
的个人智慧与个人才华。无论是对待比他年长的作
家，还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对待他们身上的才华，他
都饱含着惺惺相惜的感情，而且他能非常精准地写出
这些作家之所以杰出的原因。

该书作为一部随笔集，非常好地呈现出李洱“有
趣”的那一面。有真正的趣味是不容易的。李洱的小
说是他严肃灵魂的呈现，他的随笔又是他有趣灵魂的
呈现。读他的小说可能需要做充分的准备，但这本书
可以拿起来就读。书中写到了很多人，李洱的表达方
式虽然是信手拈来的，但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他人的
细致观察，通过讲述对象的无意、自然的举动，让读者
感受到这个人的灵魂样态。

民间纪事

♣ 王帅许

饮茶的乐趣
说来值得一记的茶事还真不少。最初是来自

我哥的一包扁条形茶叶，据称是浙江的朋友亲手采
制。那时我尚不知晓茶的品鉴与保护，它很快就失
了味。后来他又送我几包唤作大红袍的茶叶。只
一半的分量，便令我一宿难眠，还生出口腔溃疡的
烦恼。刚学会网购，我就买了包碧螺春茶的碎片，
彼时崂山绿茶风头正盛。读大一时千挑万选买了
袋红茶，附送一套简单的工夫茶具。朋友在动态下
方留言：我不爱喝茶，但我看上了你的小玻璃杯子。

如今想来，那时自己实在是茶叶方面的外行，
茶之于我犹如重重迷雾中着纱的女子，好好坏坏，
分不清，辨不明白。

与茶互相辜负的境况在读大二时发生转变。
原因是我患了一种至今也说不出名字的病——起
先只是普通的头疼，一觉过后竟演变成高烧迟迟不
退。沉闷的咳嗽声连续不断，我言语艰难、粗糙且
沙哑，甚至一度虚弱到要借着胳膊勉强支起身子。
医生为此颇费了些心力，病情稍有好转我便匆匆返
校应付考试。他为我开了药包巩固疗效，并嘱咐

“用热水闷泡也可，切记把药渣里的红参吃掉”。闷
泡中药当然是折中之法，但我因此将泡茶、药食同
源以及《神农本草经》里“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
毒，得荼以解之”的说法连缀一起。比起疾病的痛
苦，喝茶实在是一件投入较少而回报极高的事情。

选择合适的茶是有难度的。非茶区的乡下人
对茶叶的了解十分有限，来客敬茶的情形也只见于
少数讲究的人家。应酬往往干瘪又俗套——“有茶
叶儿啊，恁不来点儿？”“哎呀，怪麻烦哩，俺也喝不
出啥味儿。”劳苦大众对一切消遣享乐之事保持着
近乎天性的警惕与克制，“上了年纪的人才喝茶，都
是一个苦味儿。”“野菊花儿，蒲公英，哪个不中？还
花这钱！”然而我终是与茶有缘，尽管我至今还是不
大明晰所谓岩韵、蜜糖甜、青苔味、番薯味、山场气、
青草气、木质香、兰花香、花果香、紧结粗壮、橙黄明
亮等业内术语，我只依据生物学的常识坚信任何口
鼻无恙的人必定天然地具备区别茶叶好坏的能
力。好茶，至少不应在色香味形的任一方面给品鉴
者带来任何不悦的体验。

文人往往是有魔力的，平凡的事物经他们描摹
与传诵，便演化成某种神圣的信仰，引诱一代又一

代后来人不辞劳苦去探寻。《琵琶行》将浮梁茶引入
我的世界，但或许陈寅恪的说法才是对的——浮梁
茶次，商人将其运至浔阳赚取差价。“扬子江心水，
蒙顶山上茶”所说的雅安多雨，人称天漏，那里有最
早的种茶人吴理真。写下“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
不敢先开花”的卢仝是卢照邻之孙。因为茶，卢茨
与阳羡，淮扬与徽州，共同丰富我对江南的想象。

旅居长安，对陕茶自是格外关注。我揣测环长
安区域一定是有好茶的。一是秦岭隔绝南北，山区
气候多样，宜茶木生长。二则与历史人文相关联
——皇帝偏爱的物产，臣子一定尽力去办，最好要
它能在京畿有产。一款陕青的包装上印了段有趣
的文字：吃茶是大有名堂的。和尚吃茶是一种禅，
道士吃茶是一种道，知识分子吃茶是一种文化。所
以，吃茶是品格的表现，是情操的表现，是在浑浊世
事清醒的表现。

然而陕茶实在一言难尽。电商平台上有关陕
茶的店铺真是少得可怜。郑州的凤凰茶城里丝毫
不见陕茶的影子。千山茶业的店员衣着华美，像是
剧中千金小姐，我在路边踌躇了许久才终于鼓足勇
气走入店里，结果试了两款茶后便尴尬离去。我还
特意去过西北国际茶城，劣币驱逐良币似是常态，
专精某一品类的茶商实在寥寥。陕西的绿茶大多
粗糙且形丑，好喝的红茶偏少且过于昂贵。至于泾
渭茯茶，则无话可谈。

按说“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
之……”所指的古老茶区里，作为唐宋贡茶的汉中
茶，清代名茶的紫阳茶，早该在茶叶市场上打出一
片天地。不知道有多少茶客在了解后也同我一样
空有叹息！后来我逐渐尝试了四大茶区六大茶类
近百个名目的茶叶。饮茶也早已不是出自养生保
健的意愿，它成了我的一大乐趣。事实上我也确
实极少生病吃药，我常把这功劳片面且一厢情愿
地归于饮茶。

八岁前后喜欢跑步，湛蓝的天空下挂着几条黑
线，麻雀立于其上叽喳多嘴。二十岁左右偏好散
步，田间阡陌常有一串属于我的细碎脚印。我也曾
与骑行和文字有过诚挚的热恋，但那好像是在很久
很久以前。我时常悲观地审问自己：与茶的这份情
缘还余多少时日？

天刚擦亮，井台上的露水珠子就
蹦跶开了。粪蛋爷蹲在磨盘石上啃
葱油饼，胡茬子沾着芝麻粒：“今年这
日头忒毒，麦芒子都晒成金针菇喽！”
可不是，大堤南800亩麦地让风一搅，
波浪里浮着层银霜——打春起没正
经落过雨，麦粒灌浆倒比往年早了三
五日。村口光伏板闪着蓝光，像群偷
吃月亮的铁蛤蟆，粪蛋爷啐了口唾
沫：“这铁片子晒得麦子早熟，怕是跟
节气抢买卖哩！”

二婶子领着妇女们往河滩奔，
红头巾飘得像串糖葫芦。“抢水抢
水，手慢的喝涮锅汤！”她嗓门亮得
能戳破油纸伞。今年河道浅，上游
建了光伏板，水电站闸门开得抠搜，
20架龙骨水车早排成蜈蚣阵。后生
们光着脊梁踩轱辘，汗珠子砸在锈
铁链上滋滋响。谁家半大小子偷
懒，让李铁匠拿柳条抽屁股：“车神
爷看着呢，当心给你轱辘轴里掺蒺
藜！”河滩上新架了智能水位仪，电
子屏红字跳得人心慌，二婶子扯块
塑料布罩上：“可甭让这西洋景搅了
车神爷的清净！”

蚕房里飘出煮茧的酸香。赵寡
妇今年新置了恒温箱，白蚕宝宝却
认死理，非要在篾匾里打滚。“这些
活祖宗，跟城里人似的要接地气。”
她往供桌上添了把桑叶，蚕花娘娘
的瓷像让手机闪光灯晃得眯眼——
儿媳妇举着直播杆嚷嚷：“老铁们双
击 666，看俺婆子给蚕姑娘唱催眠
曲！”突然有个穿汉服的姑娘闯进镜
头，说要体验非遗缫丝，赵寡妇往她
手里塞了把热茧子：“丫头，先把蚕
尿泡洗明白喽！”

正午的日头毒得能煎鸡蛋。六
奶奶挎着荆条筐钻进麦垄，苦菜叶子
让晒得打了卷。“五月吃苦，赛过喝参
汤。”她掐菜梗子像弹三弦，土布褂子
蹭得麦穗沙沙响。小孙子举着冰棍
追过来，化了的糖水顺着麦秆往土里
钻，引得一队蚂蚁慌慌张张抬轿子。
无人机嗡嗡着从头顶掠过，六奶奶扬
着镰刀骂：“这铁蜻蜓再敢偷拍，老婆
子给你翅膀拧下来穿蚂蚱！”

油坊里的榨机今年换了电动马
达，轰鸣声却盖不过王豁子的铁嗓
门：“使唤机器也得讲规矩！”他非要
在新机器上贴黄符纸，说是车神爷认
不得铁疙瘩。菜籽油汩汩淌进瓦缸
时，粪蛋爷舀了半瓢生油往嘴里灌，
喉结咕咚三响：“得劲！比去年那转
基因的强八丈远！”城里来的考察团
举着试管取样，王豁子往油锅里扔了
把花椒：“尝尝正宗的，可比你们那仪
器测得准！”

日头偏西，气象台的无人机在云
彩里打转。二婶子瞅着手机直跺脚：

“说好的雷阵雨又改道了！”粪蛋爷却
不慌，蹲在地头数蚂蚁搬家：“急啥？
没见蜗牛都上树了。”话音没落，西北
天边滚来几疙瘩乌云，眼瞧着要把光
伏板吞进肚里。光伏站的小年轻抱
着电脑往外跑，粪蛋爷扯嗓子喊：“后
生！把你那铁壳子顶头上，当心龙王
爷顺走！”

雨点子砸下来时，麦穗齐刷刷仰
脖子。后生们在雨里撒欢，把水车蹬
得飞转：“这回可够本儿！”智能水位
仪警报响成一片，二婶子抄起铁锨就
要砸，让村支书拦住：“婶，这是国家
财产！”她梗着脖子嚷：“让它叫！叫
破天也没车神爷的梆子声好使！”蚕
房门口支起塑料布，赵寡妇和媳妇们
嗑着新炒的南瓜子：“今年蚕茧价涨
了，赶明儿给蚕花娘娘披件绸衣裳。”
穿汉服的姑娘顶着荷叶接雨水，说要
煮“小满节气茶”，六奶奶撇撇嘴：“这
不就是俺们喂猪的泔水桶？”

六奶奶家的土灶上熬着苦菜粥，
蒸汽把窗花熏得直淌泪。小孙子举
着手机拍抖音，非要奶奶唱小满谣。
六奶奶清清嗓子：“小满雀来全，麦穗
沉甸甸……”忽然瞥见直播间人数破
千，慌得往锅里扔了把盐：“可不敢再
唱了，再唱成网红该上春晚了！”粪蛋
爷在评论里发了个龇牙表情，打字慢
得像老牛爬坡：“老婆子，把俺那油饼
也拍拍！”

天黑透时，光伏板在雨里泛着蓝
莹莹的光。粪蛋爷蹲在村委会门口蹭
WiFi，手机里重孙子正比画幼儿园学
的节气歌。他突然扯着嗓子吼了句梆
子戏：“小满不满，芒种开镰——”惊得
路灯底下的夜猫子扑棱棱飞起来，带
着水汽的月光碎了一地，全掉进喝饱
雨的麦芒里。村支书拎着公文包路
过，手机屏亮着《智慧农业实施方案》，
粪蛋爷往他包里塞了把新麦：“尝尝，
机器可种不出这嚼劲！”

您听这土地爷打呼噜呢，一声是
车轱辘吱扭，一声是蚕吃桑叶沙沙，
还有一声——喏，是新麦灌浆的动
静，咕嘟咕嘟冒着泡儿。节气这坛老
酒，任他机器换了几茬，咂摸起来还
是那个泥土味儿。光伏板底下钻出
几棵野苋菜，二婶子说要腌成咸菜，
赵寡妇偏要摆进直播间当“工业风盆
景”，只有六奶奶掐了嫩尖尖，往粥锅
里一撒，满屋子漾起二十四个节气轮
回的香。

♣ 薛宏新

小满三唱


